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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孙膑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因其非凡军事才能与传奇经历而被后世神化，遂建庙以
祭，最终形成了以胶东渔埠村、瓦北村及东永安村为核心，方圆达几十公里的孙膑信仰圈。
在西乡渔埠村，每年正月十六举行盛大的“赶庙会烧大牛”祭祀活动。这一仪式活动表现出强
烈的地方性信仰传统，且在乡村公共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时代嬗变，乡村公共仪式
活动在构成、服务对象以及自身功能等方面均发生了明显适应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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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村落与家族 
 
渔埠村位于昌邑市都昌街道驻地正西 15
公里，占地 4.5 平方公里，北至西永安村，南
至后章村，东至角埠村，西依浞河，河西为肖
家埠村。全村耕地面积 2800亩，村南平原地，
村北为田地。传统上以农为主，种植小麦、高
粱、玉米、棉花等。全村共 360户，1040人。
据介绍，过去村落整体呈方形，外有圩墙和沟
壑（咸丰辛酉八月十二日，南匪突至，为保全
全族性命，始修护庄大墙，后又挖沟壑）。31949
年以后，渔埠村几经整治和扩建，始成今天格
局。 
渔埠村原为单姓村，孙氏一支独大。据渔
埠村孙氏宗谱记载，其始祖出自河北省枣强县，
因夏、金兵南侵，宋兵抵抗，使当地百姓无法
生活。故孙氏始祖——孙海、孙岱、孙城、孙
礼兄弟四人由枣强县流亡平寿（潍坊古称平寿
维洲北海）。历数代，其后裔孙均迁居潍县华
疃村（今潍坊市寒亭区华疃村）。后又有部分
孙氏后人从华疃村辗转迁至杨孟村、西南孙、
西北孙、东南孙、东北孙等地。公元 1500年前
后，孙氏第十五世孙网始由西南孙迁居今昌邑
市西乡渔埠。孙网迁居西乡后，因建房于土埠
之上，且村民多以捕鱼为生，故取名渔屋。后
人丁繁衍，开枝散叶，始成村落，延续至今。
渔屋村以农耕为主，清康熙年间改称渔埠村。
乾隆以降，因村中连中数名秀才，为敬慕儒生，
一度称之为儒埠，清末，复称渔埠。4明清时期
渔埠村属申旺亭社，民国时期属北兴福镇，1949
年以后属于昌邑县第二区（即永安区），以后
迁到双台区，1958年成立双台人民公社，1983
年属于双台乡，1996年属都昌街道至今 5。 
据宗谱记载，孙氏后裔孙网迁居西乡后，
后世子孙尊其为始祖。大抵传至四世、六世时，
形成村内八大族支，后又历经几百年的繁衍生
息，最终奠定了现在的十四族支。如今，村中
最高辈分的老人为十三世，即祥字辈的孙高祥
与孙京祥。应该说，较之邻村，单姓村是渔埠
村的基本特点。因为是同一个祖先传下来的各
个同姓分支，村民对本村的认同感和内部凝聚
力显然高于其他村落。同时恪守同姓相婚，其
生不繁的祖训，村民的通婚圈完全限定于外村
外姓，这在客观上也强化了村落之间的交流和
联系。此外，由于入赘、户籍迁移等因素，不
少外姓人陆续定居渔埠村，从而打破了渔埠村
有史以来单姓一村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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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孙膑庙与崇拜的地方化 
 
1. 渔埠孙膑庙的基本情况 
渔埠村原有两座庙宇，即东顶菩萨庙，西
顶孙膑庙，具体何时修建，已无从查考。据村
民回忆，菩萨庙建立的年代要早于孙膑庙。菩
萨庙原有大殿三间，前出刹，有明柱。孙膑庙
面积不大，只有 4平方米。文革期间，两座庙
均被毁弃。6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孙
膑庙于 1992年选址重建。重建后的孙膑庙位于
村西路边，为砖石建筑，面积仍为 4平方米。
庙内主供孙膑，当地俗称之为孙老爷。孙膑塑
像高约一米，呈坐姿，头戴方巾，着常服。其
左侧侍立者为李牧，持剑；右侧为袁达，持琼。7
两者均高约半米。据说两人均为孙老爷的站班，
即专门保护孙老爷的侍卫。庙两侧有对联一幅，
上联：“做好人有好果天知地鉴鬼神钦”，下联：
“行善事定善报心正身安魂梦稳”。庙前安放香
炉一座，其右侧立有石碑一方，上书“升平郡
王”。8 
据传，当年始祖孙网刚迁居渔埠时，并没
有修建庙宇。直到十五世时，方祭拜孙膑，始
建孙膑庙。也就是说，渔埠村的孙膑崇拜并非
原生，应为迁居西乡后，受周边村落影响逐渐
形成。据史料可知，渔埠村建庙祭祀孙膑，最
初源于瓦城社的孙膑祭祀。康熙本《昌邑县
志·卷三·建置志·坛庙》载：“孙子庙，在县西
30里瓦城社，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
宋熙宁 4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之
孙子庙奇槐，既此，顺治 17 年道人孙守德重
修”9。 又《昌邑县志·卷七·杂述志·古迹》载：
“鄑城，在县西海滨 30里，《左传》庄公元年，
齐师迁纪于鄑，即此，俗呼瓦城，半为水渐，
城南有孙子庙，出《齐乘》”10。可以想见，周
边村落孙膑庙的兴建，与瓦城孙膑庙的辐射作
用不无关联。换言之，正是由于受到瓦城孙膑
崇拜的影响，才渐及周边乃至更多村落，如清
光绪年间修建的东永安村孙膑庙、渔埠村孙膑
庙，以及后来修建的众多主供孙膑的庙宇。从
而形成一种稳定且持久的孙膑崇拜信仰圈。 
 
2. 孙膑崇拜的由来 
据孙氏族谱考述，孙膑原名孙伯灵，齐国
人，出生于阿、鄄之间（今山东省菏泽市鄄城
县北），生活于公元前 380—320 左右，即战
国中期齐威王、宣王时期，与商鞅、孟轲同时
代。 
最早关于孙膑的记载见于汉司马迁《史
记》。在《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11中
首次对孙膑年少与庞涓师从鬼谷子学习兵法、
两人之间的恩怨以及受刑仕齐等进行详细描
述。在《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十四》12与《史
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13对“田忌
赛马”、“桂陵之战”、“马陵之战”等经典战例进
行生动描述。而后，汉刘向的《战国策卷九·齐
策一》、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宋司马光
的《资治通鉴·卷二》、宋李昉的《太平御览》
等均有对孙膑不凡的军事才能或传奇经历进行
记载。纵观历代文献对孙膑的描述，大体可以
看出，在史学家的笔下，孙膑是一位料事如神
的军事家，并以战无不胜的战神形象出现在人
们面前。 
正是由于孙膑战无不胜且创立了流传后世
的兵书，故百姓视之为战神、保护神加以崇拜。
可以说，孙膑崇拜在历史上经历了从国家祭祀
到民间信仰的转型。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 782
年），孙膑作为六十四将之一，纳入武成王庙
配祀之列，开始享受国家祭祀 14。而后孙膑的
从祀地位几经废立。最终至明洪武二十一年（公
元 1388年），朱元璋下令废除唐宋以来对武成
王的祭祀，对其“罢庙祭、去王号”，孙膑的从
祀地位因此被连带废除，乃至在国家祀典中彻
底消失。所不同的是，民间对孙膑的崇拜却大
行其道，且被累封为“升平郡王”，各地修建的
孙膑即孙老爷庙更是香火鼎盛。不少行业甚至
把孙膑作为祖师爷加以供奉祭祀，如皮革业、
鞋业、豆腐、木碳、泥塑业等等。民间有关孙
膑的小说，如《乐毅图齐平话》、《列国志传》、
《孙庞演义》、《新列国志》等的流行更是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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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形象进一步泛化、民间化、神圣化，成为战
神与行业守护神的象征。 
 
3. 孙膑崇拜的地方化 
昌邑地区孙膑崇拜的直接原因是孙膑曾食
邑于此，被视为一方君主。换言之，孙膑与昌
邑发生关联的主要原因是“孙子封地说”。据载，
孙膑仕齐期间，蒙大将军田忌赏识，以围魏救
赵、退兵减灶等战术，协助齐国取得马陵之战、
杜陵之战等胜利，立下赫赫战功。于是齐王以
鄑邑封之。 
孙子封地说，其出典最早见于康熙本《昌
邑县志·卷五·功封》 ： 
“孙膑，齐军师。孙武之后，生鄄阿之间···于
是以田忌为将，以膑为师，居辎车中，坐为计
谋。魏与齐战于桂陵，大破魏军。后十五年，
魏与赵攻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与孙子救之，
直走大梁。涓遂去韩而归。膑用减灶计，度其
行，夜必至马陵，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
涓死此树下’。涓果夜至。举火读未毕，万弩俱
发，魏兵大乱，涓乃自刎，曰：‘遂使竖子成名’。
齐因乘胜破魏军，虏太子申以归，孙子因以名
显。威王封于都昌为食邑。”15  
同样的记载见于乾隆本《昌邑县志·卷
五·勋土》： 
 
“孙膑，孙武之后，生鄄阿之间······后十五
年，魏与赵攻韩，韩告急于齐，齐使田忌将而
往，直走大梁······齐因乘胜尽破其军，虏魏太
子申以归。威王封膑于都昌。”16 
  
以上两条史料可知，马陵之战胜利后齐威
王将都昌赐与孙膑为食采之地。 
又据康熙本《昌邑县志·卷三·坛庙》可知：
“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瓦城社。孙膑仕齐，
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宁四年重修。内有奇
槐见在。八景谓孙庙奇槐即此。顺治十七年，
道人孙守德重修。”17其《卷七·杂述志·古迹》
又云：“鄑城，在县西海滨三十里。《左传》庄
公元年，齐师迁纪于鄑，即此，俗呼瓦城，半
为水渐。城南有孙子庙。出《齐乘》。”18 以
上史料可说明，孙膑曾采邑于瓦城，瓦城即鄑
城的俗名，即孙膑采地在古鄑城一带。此外，
在乾隆本《昌邑县志》中也有明确记载：“孙膑
奇槐 孙膑食采于鄑，庙在瓦城……”19、“孙子
庙，在县西北三十五里瓦城。孙膑食邑于鄑，
后人立祠祀之，祠有奇槐二株。宋熙宁四年重
修。国朝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20 光
绪本《昌邑县续志》也持同样说法：“孙子庙，
在瓦城，乾嘉以来屡修，光绪二十三年赵含琳、
孙际可等复倡修”。又“升平郡王庙创造有自来
矣。考之孙子建功于齐，食邑于鄑，鄑人共沾
其恩泽，故立之庙而祀焉。盖稽田碣所载，则
自宋之明以来，历代重修”。21可见，入清以后
孙子庙的存在即已常态化，而孙膑崇拜则在民
间广泛流布，且呈地方化色彩。 
 
Ⅲ. 仪式展演：扎大牛与赶庙会 
 
传说孙膑曾骑一头凶猛高大、威力无比的
独角金牛，指挥齐军破敌致胜。受封以后，也
经常骑独角金牛巡视乡里，将封地治理得平平
安安、风调雨顺。当地百姓十分敬重孙膑，纷
纷建庙供奉。据了解，凡是信奉孙膑、孙老爷
的村落，都有正月十四前后“烧大牛”以祭拜孙
膑的仪式活动。民间相传正月十四是孙膑诞辰，
于是村民将这一天定为庙会日，发愿每年扎制
一头独角牛膜拜祭祀。祭祀过程有一个相对完
整的仪式展演，包括正月初十启动的扎大牛仪
式，正月十五前后的夜庆，以及正月十六当日
的游大牛、祭大牛、摸大牛、烧大牛活动。当
然，较之瓦北、东永安等经济实力雄厚的村落，
渔埠村的整个过程要简单一些。不过，由于渔
埠村孙姓村民占绝大多数，且以孙子后人自居，
这就使得渔埠村的仪式活动别有一番不同的风
采。 
 
1. 扎大牛 
一般在正月初十过后，渔埠村村民即着手
扎制独角大牛。据村民回忆，以前人们是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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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为单位，扎制一头约 2米长、1米高的小牛。
文革时期，老庙被毁，扎牛活动被迫停止。20
世纪 80年代开始，尤其是 1992年新庙落成后，
扎牛活动逐渐得以恢复。这时人们开始以生产
队为单位扎制大牛，且形制越扎越大，从 1米
到 5米不等，体型巨者可达 10米。近年来，大
牛的形制基本固定，一般为 3米高，10余米长。 
渔埠村共有 6个生产小队。一般情况下，
扎大牛由相邻的两个生产小队搭伙，一起来完
成，总共扎制 3头大牛。虽然渔埠村的村民同
属一个祖先，但因为血缘关系有亲疏之别，在
合伙扎制大牛时，人们更愿意打破居住地域的
限制，与血缘关系较近的小队合作。不但如此，
在扎制大牛过程中，各小队之间也存在着竞争
关系，人们都希望自己扎制的大牛更美观更高
大一些。因为扎制大牛需要耗费不少精力和财
力，如果某一小队扎制的大牛又高又大，那就
说明该队比较富裕且人丁兴旺。就如前些年，
每每会有五到六户同一族支的村民合伙扎制一
头大牛，在正月十五日凌晨趁着夜色悄然发走。
而这几户人家往往是村里比较有钱有势的，他
们习惯用这种方式来凸显自己的地位和财力。 
整个扎制过程有较为明显的分工，男性一
般负责扎制大牛的骨架。他们先是用较粗的竹
竿、高粱杆、竹篾等扎制大牛的骨架，然后用
较柔细的柳条、桅杆等填充大牛。装饰牛身的
任务则由妇女负责，她们用被单、床单缝成“牛
皮”，用银箔纸糊成“牛角”，用黄纸剪出“牛毛”，
用各色彩纸剪出铃铛、牛鞍、牛眼睛等各个细
部及装饰品。扎制大牛的工期较短，为保证能
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大牛的制作，村民都是全
体出动，团结协作。 
通常情况下，正月初十过后，人们会前往
自己生产队的聚集点，有经验的村民自然成为
轧制大牛的领导者，开始为参与活动的人们分
配任务，像是牛毛、牛身上的装饰物等的剪制
费时费力，一般由村民带回家完成。大牛的骨
架、牛皮、牛尾等扎制工作，因为需要较大的
空间且不方便移动，所以都是在各小队的聚集
点完成。在大牛身上的各个部位都扎制完成后，
就剩下组装了。大牛的形制体态虽然每年不同，
但基本结构并无二致。在组装过程中，参与了
多次大牛扎制的村民会成为指挥者，他们会为
正在组装大牛的人们出谋划策，较为年轻的村
民扮演组装工的角色，他们按照老人的吩咐，
把牛身上的各个部位组装在一起。最后的装饰
则是大家的工作，全小队不分男女老少齐上阵，
把剪好的装饰品用胶带或米糊糊粘在牛身上，
最后再由手巧的妇女们做点睛工作。 
从正月初十开始，全村的人们聚在一起，
边干活，边聊家常。就在那个当下，各小队的
聚集点成了全村老少相互沟通、熟络情感的信
息交流平台。在那里，不管是村里发生的大事，
还是个人间鸡毛蒜皮的小事，只要涉及到本村
的人或事，只要想知道都能得到。因此，聚集
点俨然成为各路消息的发布平台。 
 
2. 游大牛 
大牛扎好以后，一般会临时放置在聚集点
的院落内，由一两个村民负责看护。据老人讲，
以前发生过大牛被故意破坏的事情，为了保证
能在正月十六庙会上如期展示，需要对大牛进
行特别看护。 
正月十六，天刚亮，人们就能听到从不同
角落传来的鞭炮声，这也预示着庙会活动的正
式开始。在游大牛的队伍中，走在最前面的是
两三个本村成年男性，他们挑着噼啪作响的鞭
炮为大牛“开道”。跟在后面的十几个村民用竹
竿抬着大牛，他们会从自己的聚集点出发，沿
一东西向的村道，绕村一周。队伍最后，是前
来祭拜和游行的村民，也有一些其他村庄的人。
游大牛的队伍十分庞大，但分工明确，或负责
“开道”；或负责抬大牛；更有从其他地方请来
的锣鼓队、秧歌队、舞龙队等。三支游行的队
伍从不同的地点出发，最后汇合，把大牛安置
在孙膑庙前的一块空地上。据介绍，大牛的安
放颇有讲究：牛身务必南北放置，头北尾南，
面向孙老爷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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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拜孙膑与祭大牛 
渔埠村庙会从正月十六日早上持续到下
午，会期一天。庙会上除了卖喜钱、供香的小
摊，更多是卖水果、蔬菜、日用品的摊商。 
经调查，正月十六当天，附近村庄的人都
会来渔埠赶庙会拜大牛。人们会按照约定俗成
的礼节，先拜孙老爷，后祭大牛。具体的流程
为： 
人们首先来到孙老爷庙前，把事先准备好
的供香点燃插在东侧的香炉内，把纸钱放到孙
老爷庙前的火堆上。没有提前准备纸钱和香火
的村民，会到专门经营香火的小摊购买供香和
喜钱，价格从 5元到 50元不等。上香后，来到
庙前的台阶上，跪拜，祈求孙老爷的保佑。据
说，孙老爷不仅是护佑一方的地方神，还是一
位骁勇善战的战神，只要心意诚，人们的愿望
就会达成。访谈得知，大多数村民的祈愿是保
佑一生平安，祛病消灾，也有祈求升官发财、
事业进步之类。跪拜之后，人们会拿起庙侧的
一把扫帚，象征性的扫一扫身子，意为扫除晦
气、疾病和灾难。   
接下来是祭大牛。此时，孙老爷庙前的空
地上正在表演秧歌和舞龙，可谓既赛神又娱人。
戏班是从外村请来的，表演的曲目没有一定的
限制，多是根据大家的喜好而调整。看完表演
后，大家便纷纷奔向大牛，争先恐后，用手触
摸大牛的全身，祈求保佑平安，带走疾病。当
然，摸大牛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矩：先是一
边摸，一边围着大牛转三圈，然后根据每个人
愿望的不同而去摸大牛身体的不同部位，如所
谓摸摸老牛尾，到老不长病；摸摸老牛头，吃
穿也不愁；摸摸老牛身，保佑会发财云云。 
 
4. 烧大牛 
临近中午十一点时，在管事村民的号令下，
秧歌队和舞龙队的表演告一段落，摸大牛的人
群也自动散开。几个村民挑着点燃的鞭炮以大
牛为中心，作顺时针方向绕行。鞭炮过后，不
时有村民围拢而来，磕头跪拜大牛，祈求保佑
平安。十一点时，几位男性村民开始点燃堆积
的纸钱和大牛。同时，锣鼓队奏响，四周的人
群在喧天的大音中默祷，希冀大牛将自己的心
愿上达天听，告知孙老爷。此时，仪式活动达
到高潮。为使大牛尽快完成使命，在老牛被烧
到仅剩一半的时候，几个村民即用木棍将未被
燃及的部分尽量拢在一起，以便完全燃尽。在
渔埠村民看来，大牛一定要全部烧尽才好，因
为只有这样才能将人们的疾病和苦恼带走，才
能将愿望带给孙老爷。 
 
Ⅳ. 对渔埠庙会的几点认识 
 
1. 孙老爷与独角金牛的因缘 
据传说，孙老爷有俩坐骑——一匹马和一
头牛。一般行军时，孙老爷骑马；作战时，则
骑独角大牛。传说独角大牛是神牛，能日行八
百里，花蹄来往如生风。正是借助于神牛之力，
孙老爷打赢了无数战争，终成大业。22 
当然，至于孙膑骑牛形象开始于何时，现
已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渔埠、东永安、瓦北几
个村子的走访调查，辅以历代史书及传世小说
中关于孙膑事迹的描述，可以推测，孙膑常以
骑牛形象出现，大概与以下两项有关。 
其一，昌邑地区的孙膑崇拜属于带地方色
彩的英雄崇拜。在当地信仰体系中，孙膑是包
括历史上孙膑形象在内的多个历史英雄人物的
组合体存在。例如，用火牛来祭祀孙膑，很可
能是杂糅了同为齐国猛将的田单的历史事迹。
史书记载，齐愍王时期，齐国遭燕军重创，生
死存亡之际，田单以 “火牛阵”击破燕军，收复
七十余城，光复故土。因此，为了更好凸显孙
膑的战神形象，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人们有
意或无意地混淆了两者的时空差异，移花接木，
将“火牛克敌”之功转嫁到了更具代表性、更加
著名的孙老爷名下。走访信仰孙膑的的几个村
落发现，当地村民对田单并不熟悉，虽然在瓦
北孙子庙内发现有道光年间吴克思所写《独角
牛歌》中提及“田单用火攻触墙”一事，但奇怪
的是在当地的传说中却只字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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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人们相信孙膑具有杰出的军事才能，
在战争中所向披靡，为国家做出重大贡献，死
后仍将继续发挥作用。唐朝开始，孙膑作为武
成王的配神享受人间祭祀。入明以后，虽然孙
膑的配祀地位被褫夺，但在民间却累封其为“升
平郡王”，从而被纳入民间信仰体系。值得注意
的是，在民间道教神灵谱系中，仙人多有以骑
牛形象出现者，如道教始祖老子即其典型。而
孙膑作为民间神灵谱系中的一员，一位神力无
比的仙人，自然也可以此形象示人。 
 
2. 渔埠庙会的特殊性 
昌邑地区最早的孙膑庙位于瓦城县龙岗
镇，修建年份不详。23据县志可知，明清时期，
昌邑地区的孙膑崇拜渐盛，瓦城附近的几个村
落纷纷建庙以供奉孙膑（俗称孙老爷）。差不
多同时期，迁居此地的渔埠村民在与西乡当地
人通婚交往过程中，受到邻村孙膑崇拜的影响，
也开始信奉孙老爷，修建孙膑庙。与其他信奉
孙老爷的村庄相比，渔埠村的孙膑崇拜即有相
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点。 
相同点在于：村民们相信孙膑是战无不胜
的地方保护神，因其卓越的功绩采邑于此，经
常骑独角大金牛巡游四方，为百姓排忧解难，
伸张正义，所以深受当地老百姓的爱戴。通过
对三个信奉孙膑村落 24的走访可以看出，村民
对孙膑传说的记忆大致相同，对孙膑的信仰比
较普遍，都有定期祭祀孙膑的庙会。值得注意
的是，几个村子都会在庙会当天举行焚烧圣物
祭祀孙膑的仪式，圣物均为孙膑的坐骑独角金
牛。而渔埠村孙老爷庙的特殊之处在于：孙膑
崇拜既有地方保护神的特点，又有祖先崇拜的
性格。渔埠村传统上是单姓村，占全村人口九
成以上的村民为孙姓，在村民印象中，孙老爷
既是保护神，但更是自己的老祖宗，老孙家的
先人。因此，在渔埠村孙姓家族的情感意识中，
孙膑更多的是以祖先的身份存在，多了些来自
血缘上的亲切感与归属感。这也使得渔埠村没
有出现东永安村那样一个村子存在两个主神两
个村庙 25的情况。 
 
3. 庙会的适应性变迁 
（1）庙会与集市相结合 
如前所述，渔埠村庙会从正月十六早上持
续到下午，会期一天。规模从 1949年以前只限
于村西头孙膑庙周边的单纯小型庙会，发展到
今天横贯东西向主街道，同时兼具集市功能的
大型庙会。早些年，参加庙会的大多是本村村
民。正月十六当天，黎明时分，人们将事先扎
制好的小牛以及其他供品，整齐地摆放在孙老
爷庙前。接着是上香和烧喜钱。事毕，向孙老
爷跪拜、磕头、许愿。这些仪式活动通常是以
家庭为单位来完成。仪式后，开始赶庙会。庙
会上售卖的东西大多与孙老爷有关，如纸扎的
小牛、线香、喜钱、元宝等，也有一些经营小
吃和玩具的摊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庙会本身性质或功能上
的变化。过去，渔埠村没有专门的村集，大多
会去附近村落的集市购买东西。但随着庙会规
模越来越大，庙会传统的功能也发生渐变。实
际上，人们在参加庙会希冀获得孙老爷庇佑的
同时，也希望满足人们的多样化的购物乃至娱
乐需求。庙会上不但有经营传统喜钱、线香等
的摊位，还有水果、小吃、蔬菜、玩具、日用
品等生活用品摊。前来参加庙会的不再是善男
信女，更多的则是游玩、购物或者探亲访友的
普通村民。庙会转型为庙市，俨然成了渔埠村
大集市，一个具有商品贸易、信息交换的集散
地。 
（2）庙会服务对象泛化 
过去，庙会服务的对象主要是信奉孙老爷
的善男信女，赶庙会为的是祈福消灾，如生了
重病无法医治、庄稼歉收、升官发财等等。随
着时代的嬗变，科技的昌明，农村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公共基础设
施日趋完善，医疗卫生事业快速发展，科学文
化知识极大普及，人们不再单纯为了治病、求
安、消灾等因由求助于神明孙老爷。顺应时势
的变迁，庙会服务的对象也由传统的信众群体
转向更广大的普通群众。加之今天的庙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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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上附加了物流、人流、信息流的集市功能，
从而实现了庙会的现代转型。 
（3）庙会中各方的诉求与满足 
从 1992年新庙建成后迄今，每年正月十六
日，渔埠村一直坚持举行烧大牛祭祀孙膑的庙
会活动。诚然，本村人和外村人对渔埠庙会的
态度和诉求是不一样的。首先，渔埠村本村人，
他们由衷地热爱本村的庙会，希望庙会能一直
办下去，并通过庙会来团结村民，凸显村庄的
实力。其次是外村人。外村人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同样信奉孙老爷的人，他们赶庙会更多
的是来祭祀孙膑，对庙会充满虔诚和尊重，但
他们会将渔埠村的庙会与本村的庙会进行比
较，大多数人认为自己村庄的庙会更好一些。
另一种是不信仰孙膑的人，他们大多是来凑热
闹，更多的是看中庙会的娱乐和贸易功能。 
就庙会参加者的构成而言，各方的诉求并
不一样。首先，渔埠村庙会由几个老一辈村民
组成的庙会管理小组负责管理，他们不但要设
法招揽投资以保证庙会的正常运转，还要策划
扎制大牛及邀请戏班等其他事宜。对他们来说，
每年一次的庙会是一年中头等重要的事情，他
们希望通过庙会来凝聚人心，获得民众的认可。
其次，村委会虽不直接管理庙会事务，但始终
与庙会管理小组保持良好的关系。据村民反映，
村委会几天前，刚刚补交去年庙会小组请戏班
时欠下的款项。对村委会来说，庙会具有凝聚
人心，增强认同感的作用，也能提升村庄的知
名度。再者是为庙会正常运转提供资金支持的
资助方。资助方的人员构成比较复杂，有医生、
教师、政府工作人员等。一般情况下，资助方
都与渔埠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大多祖
辈出身于渔埠村，发达后搬到了城里生活，在
村民眼里这些人都是有身份的人。当管理小组
联系他们，并希望能为家乡的庙会做些贡献时，
这些人都表现的异常积极，慷慨解囊。这是因
为，通过对家乡庙会的捐助能得到一个好的名
声，提升家族在村里的地位，并让仍生活在村
中的亲戚获得一份殊荣。当然，对于善男信女
而言，参加庙会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祭拜孙
老爷，并希冀得到孙老爷的庇佑。毫无疑问，
庙会上叫卖的摊贩大多与信仰无关，庙会对他
们来说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市集而已。 
 
4. 乡村公共仪式活动的喜与悲 
渔埠村及其附近几个村庄都有烧大牛祭
祀孙膑的仪式活动。这种以孙膑庙为中心，以
焚烧圣物为主要仪式的乡村祭祀活动具有加强
参与者的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以及集体荣誉
感、自豪感的实际功能。从正月初十大牛的扎
制到正月十六大牛的游行再到大牛的焚烧，几
乎所有渔埠村孙氏族人全体出动，集体参与。
整个过程中，外村人及外姓人原则上是排除在
外的，只有被认可的同姓本村人才有资格参与
其中，村民亲身的参与加强了自我对孙氏宗族
的认同。正月十六当日，经过村民合力完成的
长达十余米的独角大金牛被平稳地安置在庙会
现场，十里八村前来赶会的人，一边怀着羡慕
的心态围着老牛观赏，一边将渔埠大牛与其他
几个村庄的大牛作比较。近几年来，为在庙会
规模上赶超其他信仰孙膑的村落，在村民的有
意推动下，渔埠村的庙会规模越来越大，也吸
引了更多的人参与。自然，村民不惜花费重金
扎制的大牛，在给村民带来无上夸赞与荣耀的
同时，也增加了村民自身的荣誉感，更是向外
界展示一种团结、富裕、向上的村落形象。 
烧大牛，俗称发老牛，这是渔埠村庙会仪
式活动的高潮。午时一到，硕大的老牛被几个
村民点燃，在短短几分钟内 10米高的大牛就被
焚烧殆尽，这一仪式也象征着净化和重生。一
方面，老牛带着人们的祈愿和诉求上达天听，
把人们的期许告知孙老爷。另一方面，随着老
牛化为灰烬，这一年的厄运和不幸也被老牛带
走。 形式上，村民用烧大牛来祭祀孙老爷，希
望得到孙老爷的庇护。但内在的意义在于，依
托实际存在的孙膑庙以及每年正月十六定期举
行烧大牛赶庙会，来唤起流传在渔埠村的孙膑
神话传说、孙膑信仰和孙子后人的集体记忆，
从而起到团结族人，加强认同感，彰显力量等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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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日常操作中，这种一年一次的乡村公
共仪式活动却存在很多困难。 
第一，每年一次的烧大牛祭祀活动颇耗民
财。因为大牛轧制的工期较短，一般是从正月
初十开始到正月十五结束，所以在扎制大牛期
间，村民几乎是停下手头所有的活计，一心扑
到大牛的扎制工作上来。扎制工作属于无偿劳
动，村民不会获得任何报偿。而轧制大牛所需
资金也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从物料准备到大牛
的最终成型前后花费约两万元，大牛本身也带
不来任何经济收益。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所扎制
的大牛仅用于正月十六不到半日的观赏，而后
就被大火烧尽，实则劳民伤财。 
第二，村民的自发捐助是维持渔埠庙会运
转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也带来一定的风险性与
不确定性。如 2017年的庙会，渔埠村并没有按
惯例由两个小队扎一头大牛，而是全村扎制一
头大牛。这是因为前一年村民所捐善款维持不
了三头大牛所需的经费，更不用说还要支付庙
会当日戏班的开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渔埠
村只能举全村之力扎制一头大金牛。 
第三，渔埠村本身的经济实力问题。较之
其他村庄，渔埠村面积小，人口少，本身就存
在资金不足问题。渔埠村之所以恪守古训
——“孙老爷从来住的是小庙”26，其深层原因
恐怕有一定的经济原因。因为单靠渔埠村自身
的经济状况，确实没有足够的资金去修建一座
像东永安村那样的大庙。访谈中，村民对于其
他村庄建有规模巨大的孙膑庙很是羡慕，认为
自己村也应该修一座体面的孙膑庙才是。在年
复一年扎大牛祭祀孙膑的仪式中，仅扎制大牛
所耗费的资金就十分巨大，更不用说是附加的
其他费用。大牛扎制好放在空地上后，要接受
前来参加庙会人员的评判，渔埠村为了彰显与
其他村庄的不同，特别是孙膑信仰的正统地位，
往往会不惜花费重金举办一个盛大的庙会。而
这恰恰加重了村庄的经济负担。 
 
Ⅴ. 小结 
 
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业资本注
入传统的庙会。庙会的经营模式也发生了很大
变化，很多地方将庙会承包给某个企业，开发
成传统文化旅游景点。如瓦城的孙膑庙就被当
地政府承包给一家文化企业开发成了以孙膑崇
拜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以收取门票和租金的形
式运营。所不同的是，渔埠村的庙会仍维持着
传统的经营方式，以善男信女的捐款维持日常
运转。 
据了解，渔埠村相邻的几个村庄均建有孙
膑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各村大规模建造
孙膑庙的情况下，渔埠村并未采用大多数村庄
那种盖大庙的做法，而是修了一座面积不足四
平米的小庙。即便在复兴传统文化，发展旅游
的热潮下，渔埠村也没有像邻近的东永安村那
样成功申报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孙膑崇
拜”，更没有引进商业资本，而是不合时宜地仍
旧固守着传统的发展模式。近几年来，随着其
他几个村的庙会越办越红火，渔埠村却因资金
问题面临庙会办不下去的困境。这让渔埠村意
识到了发展的危机，村民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加
大对本村正月十六烧大牛的宣传，寻找合适的
投资方开发本村的孙膑庙。当然，至于效果如
何，有待观。 
 
 
注释 ＊ 
 
1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
族学系，教授. 
2 中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民
族学系，研究生. 
3 引自渔埠村孙氏族谱记载. 
4 《昌邑县地名志》编撰纂委员会编：《昌邑县地 
名志》，济南：山东新华印刷厂，1987 年，第
197页. 
5 《昌邑县地名志》编撰纂委员会编：《昌邑县
地名志》，济南：山东新华印刷厂，1987年，
第 385页和 3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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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据村民讲，参与破坏孙膑庙的几个人都遭到了
不同程度的报应，或其亲戚患病，或生活不顺. 
7 东永安村孙膑庙内，孙老爷即孙膑两侧站班为
柳木袁达；瓦北村孙膑庙内，孙老爷两侧站班
则为李牧与袁达. 
8 据渔埠村老人说，孙膑因功被累封为升平郡王，
这种说法主要流行于明清时期. 
9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32页. 
10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
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117页. 
11（汉）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
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
2161—2169页. 
12 （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第
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
1845、1846页. 
13（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六《田敬仲完
世家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
第 1893、第 1894页. 
14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十五《礼   
 乐五》，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标点本，第
377页、378页. 
15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潍
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67页. 
16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240页. 
17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50页. 
18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117页. 
19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190页. 
20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235页. 
21 文山诗书社编校：《昌邑古县志集》，潍坊：
潍坊新闻出版局，1996年，第 583页. 
22 传说来自瓦北村孙子庙主管付老先生口述. 
23 关于瓦城孙膑庙的记载最早见于康熙本《昌邑
 
 
 
县志·卷三·坛庙》。“孙子庙，在县西北三十里
瓦城社。孙膑仕齐，食邑于此，故祠之。宋熙
宁四年重修，内有奇槐见在。八景谓孙庙奇槐
即此。顺治十七年，道人孙守德重修. 
24 三个村子庙会举行的时间上有差别：东永安为
正月十四，西永安和瓦城是在正月十五，渔埠
则是在正月十六. 
25 东永安村有三大家族，齐家、丛家和吕家。其
中丛家和吕家信奉孙老爷，在村西头土埠上建
有一座威严巨大的孙膑庙，会在正月十四举行
隆重的祭祀孙老爷（孙膑）仪式并焚烧圣物独
角金牛；而齐家信奉玉皇大帝，在村东头土埠
上也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玉皇大帝庙，会在正月
初九举行隆基祭拜玉皇大帝仪式并焚烧圣物大
马. 
26 来自渔埠村会计孙老先生的口述。传说，孙老
爷（孙膑）平易近人，不讲究吃穿，为了减少
老百姓的负担，自己住在一座小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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